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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康德的教育伦理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人性理论与道德教育思想内在关系的深刻论述。本文以人性善恶

问题为逻辑基点出发，通过探讨教育本身实现人性的完满的可能性，以获得德性的道德教育为实现路径，

系统地阐释康德如何通过教育获得德性以最终实现人性之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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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Kant’s ideological system of education ethics, there is a profound exposition of the inner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Starting from the question 
of good and evil in human n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education, and takes moral education as the realization path to systemati-
cally explain how Kant obtains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perfection of hu-
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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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性与道德教育存在何种关系？这是一直以来学术界所争论的话题之一。康德从人性善恶的角度出

发，对道德教育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康德看来，人是最需要受教育的属种，也唯有凭借教

育这一路径人性的善的禀赋才能发挥，恶的倾向才会被抑制亦或是改善，人才能最终实现其本质规定。

由此，康德依据人的理性提出了人性的“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并且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道德教育

对于促进人实践理性的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引导人最终实现道德自由。 

2. 人性善恶之基点 

“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1]。康德在其《论教育学》的开篇就提出过此定论，在他的整个

职业生涯中，他也一直坚信“人类只能通过教育成为人类”[2]。他认为人类应当通过努力将人性善的禀

赋从自身激发，从而实现人性之完满。那么康德认为我们应当通过何种路径去实现呢？教育。那么，追

根溯源，实现人性完满的起始点在于“人之本性”问题，对此康德主张人性无善恶之说，他将人性理解

为“善的原始禀赋”与“趋恶的倾向”的“共居”。 
康德认为人性中具有三种向善的原始禀赋：第一，人具有动物性的原始禀赋。这种禀赋归于自然的、

不含理性的自爱的总名目下，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生而具有的。即这种原始禀赋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

它包括保存自身、繁衍后代以及社会交际的禀赋，在这种禀赋之上，可以嫁接各种粗野的恶习[3]。第二，

人具有人性的原始禀赋。这种禀赋则归于自然的、包含理性的自爱的总名目下，这种自爱是比较性的，

它会产生某种依据于他人看法而获得价值的偏好，固与之相对也就可能产生某种“文化的恶习”，甚至

于最高程度的“魔鬼般的恶习”，包括嫉妒成性、忘恩负义、幸灾乐祸等等[3]。第三，人具有人格性的

原始禀赋，即“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3]，这是

一种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人之本性，其属于善的禀赋的最高层次，这种禀赋会使得我们对道德法则怀有

敬重并依此行事，故而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会嫁接任何的恶习。显然，综上可知康德认为人性拥有向

善之禀赋，但是由于前两种禀赋缺乏完全的实践理性之指引，因而也存在同步产生恶习的可能性。 
其次，康德明确区分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善的“禀赋”与偶然性的恶的“倾向”。他认为“倾向”

是一种“欲求一种享受的先行气质”[3]，由此产生的恶是对道德法则的背离，亦即是说，产生于这种自

然偏好的主观意志不采纳道德律为准则的这种主观根据便是恶的倾向[4]。那么与善的禀赋相对应，康德

将恶的倾向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的本性的脆弱。善的法则在理念上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人在主观

采纳任性的准则时，比起偏好而言善的法则的动机则显得更加软弱。第二，人心灵的不纯正。人在主观

上依据准则去做的合乎义务的行动时，其动机并不一定纯粹是道德性的，也有可能是将道德的与非道德

的动机混淆后做出的善行。第三，人心的恶劣。这种层次的倾向是人以非道德的动机作为准则行事，抛

弃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做出律法上善的但是思维上道德意念败坏的伪善的行动[3]，这种“恶”最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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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也最应受到重视。 
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中的“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是“共居”的，一个人行为表现为善亦或恶，

并不能够完全依据其行为本身而下定论，判断人本性善恶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其对待道德法则的态度，亦

即是说，人性善就是出于敬重道德法则而行善事，而人性恶则是感性欲念的扩张，它从动机本身开始就

背离了道德法则本身。其中，善之禀赋是自然意义上的，并非由人的自由任性而来；与之相对，恶之倾

向则是偶然性的，它不能说是人生而具有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人的自然禀赋中找到恶的根据”[1]，
而是存在于在行为背后以非道德动机为先的主观意志中。可以说，康德既承认人的本性有善的禀赋，也

承认人性具有“向恶的倾向”，他强调从行为背后的个体动机出发而非在经验的领域里去挖掘恶的主观

根据，并且将此视为人性的劣根性，也由此为人在道德堕落后的改恶向善预留了空间。 

3. 改恶向善之路径 

虽然康德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向善的自然禀赋，但现实是只要人出于自由任性的动机去选择行动准

则时，由于人的劣根性就自然会产生“趋恶的倾向”，从而颠倒道德秩序。那么疑问就产生了：一个堕

落的人，如何才能重新向善？对此，康德的回答是，要实现改恶向善，这种道德层面的重生之所以是可

能的，是“因为这种存在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3]。故而无论如何，人

的实践理性始终不会湮灭，人对实践理性所颁布的道德法则的敬重也仍旧存在，人性的改恶向善也永远

可能。既然人性改恶向善的可能性始终存在，那么新的问题是，如何使得一个道德堕落的人完成这一心

灵变革，从而实现重新向善的历史性革命呢？[4]为此，康德提出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上帝的恩典，二

是道德的修炼。 
康德指出，虽然上帝的恩典与他提出的道德自律是难以共处的，但其存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假若

不存在“上帝的恩典”，就无法解释根本上已经堕落的人是如何实现改恶向善的[5]。但我们也可以看出

康德对上帝恩典的这种承认是非常勉强的，他依然认为人类要实现道德向善是人类自己的事，第一推动

力仍然是人自己，因为神与人之间道德关系是难以理解的[6]。在《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篇章中康德也说

道：“在作为内在立法的纯粹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中，只有人对人的道德关系对我们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神与人之间这方面存在怎样的关系，却完全超出了伦理学的界限，而且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无法理解

的”[3]。我们能从中看出康德更为强调的是人自身的实践理性与道德自律，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因此对

于人改恶向善的问题而言，康德更为重视或是强调第二种路径，即“个人的道德修炼”。 
对于“个人的道德修炼”这一方面，康德强调，个人的道德修炼是难以脱离外在环境，更难以脱离

教育的，并且教育本身就“应站在抵抗康德意义上根本恶的最前线”，因为“教育是善的事业，是人类

的一项道德努力，教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恶的一种抵抗”[7]。他也通过其道德哲学和教育工作之间的联

系表明了：教育是一种道德努力[8]。与此相对应，康德继续提出，“人应该首先发展其向‘善’的禀赋”

[1]。然而，由于“天意并没有将它们作为完成了的东西放在里面”[1]，故此教育事业所要承担的责任就

是培养、改善人性，以促使人能够发展其善的自然禀赋亦或改过恶习重新向善，做到以道德法则为自身

任性的根据或是动机，通过人类共同体世世代代的教育循序渐进地将合乎人性的教育理念发展并传承下

去，从而实现理想状态的人类的人性之完满。可以说，人性与教育具有天然的关联性，故而对人性向善

禀赋的培养、对恶的倾向的抑制、对人性改恶向善的可能性的实现必然需要借助教育的伟大力量，且这

一力量的释放面向整个人类共同体，毕竟“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 

4. 教育于实现人性完满的可能性 

那么，教育本身是否存在能够实现人性的完满的可能性？康德认为教育是一个过程，它既具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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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具有历史传承性，就这两个方面来说教育对于实现人的完满是可能的。 
教育的世界性。康德首先肯定了教育能“让自然禀赋均衡地发展出来，使人达到其本质规定”[1]，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能通过其对学童的全部塑造使他们达成其本质规定，能够

成就这一点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这个类。亦即是说，单独的个体仅仅依靠自己无法实现其完满性，

只有在整个“人类”的属种的努力下才能够实现“人的本质规定”，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将人的所有禀

赋合目的地实现出来，因为只是单个的人进行的教育可能也会发展受教育者部分的禀赋，但却不能将其

所有禀赋实现出来。因此教育具有世界性的目的，康德也由此提出了教育规划的原理——“孩子们应该

不是以人类的当前状况，而是以人类将来可能的更佳状况，即合乎人性的理念及其完整规定为准进行教

育”[1]，而这种教育中存在着两个阻碍：第一，只关心自己孩子的父母；第二，把臣民看作达成自己意

图的工具的王侯们。康德批判了将教育的规划内容只侧重于“家”和“国”的父母和王侯，认为教育规

划必须“普适性地加以设计”，应当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发展角度去制定，而并非以国家的亦或是父母

的目的为首要。为此康德主张教育首先应有“世界之至善”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不会有损我们私利，

还会提高人类“当前状况之福利”。综上，我们可以体会到康德的教育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的完善，

即教育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要提升学生个体的福社，更是为了提升整个人类的道德完善，他从世界性角度

出发思考人类教育的最佳可能性，并且以整个人类的开阔视野提出普适性的教育规划原理，虽然这样的

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理念，但康德仍旧确信“我们的理念首先必须是正确的，然后它才绝非是不可能的，

无论在其实行过程中会有多少障碍，”毕竟“对一种教育理论加以筹划是一种庄严的理性，即使我们尚

无法马上将其实现，也无损于它的崇高”[1]。 
教育的历史传承性。康德指出，“教育是一门艺术，它的运用必须经由许多世代才能逐步完善，每

一代人总是能更好地推进一种均衡且合目的地发展人之一切自然禀赋的教育，并由此把人类带向其本质

规定”[1]，他在肯定教育是世界性的同时也并未否定教育的历史传承性，而是要求教育通过世界性的目

的指引，由各民族的、国家的各代人的共同努力而最终实现人类整体的完满完善。反映到具体教育过程

中则表现为：首先，是通过那些有着更广泛禀好的私人传播开来的——“他们关注世界之至善，而且能

够具有那种关于一个未来的更加状况的理念”[1]；其次，代际之间则是通过受过教育的人对下一代的教

育实现，因为“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1]，教育是世代传承的，每代

受过教育的人作为上一代人的教育结果而教育下一代人，教育者本身所受的教育也必然影响后一代的受

教育者[9]。 
康德相信，教育是通过各个世代人的共同努力而不断改善与进步的，而每个世代中的个体的人又都

属于一定的民族或国家，个体所受的教育都是通过国家和民族制定的教育规划展开实施的，因此教育规

划的完善化的过程也是历史性的、传承性的。伴随着教育规划在世代的传承中逐渐完善，也促使着每一

代都向人性完满更近一步，离世界之至善也就更近一步。综上，教育必须以世界性目的为前提条件，据

此目的再由拥有“更广泛禀好的”私人传播教育理念，通过世代的传承与改进教育方式的概念，循序渐

进地实现教育整体的完善，从而最终通过教育实现其最高价值追求——人的本性的完善、人的本质规定

的实现。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是在普遍的历史的进程中实现的，也是在人这个类的普遍努力中实现

的。 

5. 总结 

在康德的教育伦理体系中，人性与教育具有天然联系，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性

改恶向善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是人实现自我的道德完善从而达到本质规定性的道路。而道德教

育又是以德性的获得，即人的道德完善为目的的，故此人只有通过道德教育人才能成为道德上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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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性的人。那么，德性能否被获得？又是如何被获得的？ 
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篇章的伦理方法论中，他提出德性必须是被获得的，并且是“能够并

且必须被教授，这是从它并非生而具有得出的：因此，德性论是—种教义”[3]。就德性的获得问题，主

要可以分为两方面内容，即德性必须被获得、德性能够被教授。而德性的获得与教授本质上就是道德教

育的方法，也就是道德教学教授法和修行法。 
“德性必须被获得”意指德性对于人的必要性。首先，在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德性是一种基于内在

自由原则的自我强制，“是作为理性的动物在遵从其义务时意志的一种道德力量”[10]，因为“人的道德

能力倘若不是通过决心的力量在与强大的相反偏好的冲突中产生的，它就不会是德性了”[3]。亦即是说，

在德性的情形里，这种力量是通过意志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道德力量，它是在克服与善良意志

相冲突的自然倾向时体现出来的，也只有在它能够克服障碍时才会被认识到[11]。并且“德性是出自纯粹

实践理性的产品”，是人所拥有的实践理性能力与道德法则之间必然联系的结果，因为道德法则作为个

人意志的根据，要求德性必须是出自纯粹实践理性法则的，因此德性的概念、德性的原理、德性发挥作

用的机制等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其必须为人所获得的涵义，“德性必须被获得(不是生而具有的)，无须可以

援引从经验中获得的人类学知识，这一点已经蕴涵在德性的概念之中了”[3]。德性只能属于人这种有限

的理性存在者，人的本性已决定了德性对于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德性是怎样的一种道德力量[9]。 
“德性能够被教授”是指道德教育的可行性，康德将德性获得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第一，教学法；

第二，修行法。这两种获得德性的途径构成康德道德教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个体道德上的完善、个体

德性的获得皆与道德教育息息相关。 
康德认为德性只有在系统的教学方法下才能作为一门科学而被教授。首先就是德性的教学，即道德

教育的教师向他的学生教授德性，对于德性的学习者而言这是一种“他律”的方法[9]。他将第一种教学

法概括为三类，即讲授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和问答的方式。其中，讲授的方式是一种较为独断的教学方

式，只有教师在说话，而学生纯然是听众；对话的方式则指教师向学生的理性提问，双方进行交替问答；

问答的方式指的是只向学生的记忆提出问题，而学生只需回答提出的问题即可。在康德的分类中，第一

种讲授的方式不如对话或问答的方式有效，因为讲授的独断性没有顾及到学生的主动性，而询问的方式

即对话方式和问答方式，都重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是一种使教师和学生共同受益于对话中的教

学方法。如果要向学生的理性提问，那就只能以第二种对话的方式进行，亦即通过教师和学生互相的交

替提问和回答来进行，但这种方式是以学生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为前提的，即学生的理性是已经受到启蒙

的，否则就难以构成对话。第三种问答的方式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要求不高，学生只需要就教师的提问

作回答，而并不要求向教师提问，只是通过学生的回答使学生的理性得以启蒙，这一过程中对学生思想

进程加以引导则是教师的主要任务，这一方式是对话方式的基础。在以上三种教学法之中，康德认为问

答方式对于道德上稚嫩的学生是至关重要的，并提出以“道德问答手册”为工具唤醒学生的理性，因为

“一部纯粹的道德问答手册是德性义务的启蒙教师”[3]。 
获得德性的第二种不可或缺的方法是修行法，因为德性必须由自己与人性中“向恶的倾向”作斗争、

抵抗自然冲动来练习与培养，那么这类与人性中恶的倾向的抵抗练习则是一种“自律”的修行法。前文

所阐释的道德教育的教学法重在开发学生心中对德性概念的认识，重在初步建立概念框架，以唤醒学生

的理性，这是一种外在的引导和推动的教育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能代替修行法。道德教育的修行法的

规则旨在“两种心灵情调，即在遵循义务时顽强的和愉快的心情”[3]。这两种情调必须同时是德性修行

中的人的心灵情感的体现，因为德性本身就意味着需要与内在障碍进行斗争，为了克服障碍，就需要内

心的顽强的道德力量，就应当不惧怕牺牲未能满足的偏好而丧失生活乐趣的情况。练习德性的同时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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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使牺牲和丧失了一些生活乐趣，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沮丧，而应当保持人心灵的愉悦，这种愉快并非

建立于自己偏好的满足之上，而是由于自己克服障碍而产生的愉悦感。而这种练习无法依赖于外在力量

的推动，而要求学生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意志自主地练习培养德性，每个学生运用自己

的力量克服、战胜自己心中由偏好而产生的障碍和敌人。并且，修行法并非先于教学法或是单独进行的，

德性的修行需要以教学法已然到达的理性启蒙为前提，需要学生以心中已有的有限理性和德性概念的框

架为基础去练习[9]。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德性的获得为目的，获得德性的方法也就是道德教育的方法，那么也可以说

道德教育就是德性教育。亦即是说，德性教育或是道德教育的第一步首先是道德教师的教授，第二步是

学生自我的道德修行，而最终德性是在两者的统一中获得实现的[9]。 
综上，我们可以将康德关于人性的完善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概括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人的善的

禀赋合目的地均衡发展出来，最终实现人性的完满。首先，教育的可能性在于，其具有世界性，唯有通

过人这个属种的共同努力才能制定出合乎人性的教育理念，才能最终实现人的本质规定，并且教育过程

具有历史传承性，人只有通过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世代人的传承与改善不断实

现进步，从而最终实现全人类的人性的完满的。其次，教育的必要性在于人是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人

唯有通过教育才能被唤醒理性，才能获得德性实现道德自由，其中，获得德性的方法论有两种，即教学

法和修行法。最后，康德认为对于筹划这种系统性的教育理念，即便其实现过程会遇到诸多障碍，实现

起来困难重重，也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幻想而贬损其崇高性，因为这种合乎人性的教育理念勾勒出

来的是一副未来的、更加幸福的人类的前景，而非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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